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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長
途
電
話
和
電
郵
中
，
移
居
外
國

的
親
友
，
都
傳
達
過
不
大
開
心
的
訊
息
，

當
年
嚮
往
浪
漫
遠
赴
巴
黎
求
學
的
Ａ
，
就

為
前
些
時
反
同
性
婚
姻
示
威
的
十
五
萬
人

暴
亂
而
感
到
震
驚
和
厭
煩
，
從
沒
想
過
心

目
中
所
謂
最
容
納
不
同
意
見
保
障
人
權
自
由
的

國
家
，
有
人
為
了
反
對
異
己
，
居
然
出
現
近
似

﹁
法
國
大
革
命
﹂
那
麼
震
撼
的
血
腥
暴
力
場

面
。美

國
求
學
的
表
弟
身
高
一
點
八
米
，
體
重
八

十
公
斤
，
一
向
為
自
己
護
衛
型
健
碩
身
材
驕

傲
。
平
日
笑
他
香
扇
墜
型
姐
姐
弱
不
禁
風
，
姊

弟
外
出
時
，
他
總
是
戲
劇
性
地
樂
於
扮
演
保
鑣

角
色
貼
身
保
護
她
。
最
近
一
次
送
姐
姐
上
班
途

中
，
身
邊
猛
然
閃
出
黑
影
，
給
一
點
九
米
高
的

黑
人
截
住
，
黑
人
強
而
有
力
握
住
他
左
腕
湊
近

自
己
鼻
尖
，
凝
視
他
腕
上
的
鍍
金
手
錶
好
幾
秒

鐘
，
發
覺
不
是
真
金
後
，
才
悻
然
鬆
開
他
手
腕

離
去
，
就
算
逃
過
厄
運
，
也
嚇
得
一
向
神
經
衰

弱
的
姐
姐
好
幾
日
驚
魂
不
定
。
﹁
大
保
鑣
﹂
表

弟
才
開
始
知
道
自
己
的
一
點
八
米
不
管
用
，
想

到
萬
一
對
方
目
標
不
在
手
錶
，
而
要
侵
犯
姐

姐
，
就
不
由
得
抹
上
一
額
汗
。

加
拿
大
治
安
不
好
先
前
已
說
過
了
，
那
邊
親
友
無
事
不

出
門
，
喜
慶
宴
會
都
有
共
識
十
點
前
結
束
；
移
民
多
年
的

親
友
，
來
港
旅
遊
雖
然
有
嫌
這
個
購
物
天
堂
人
口
過
於
擁

擠
，
可
是
看
到
來
來
往
往
當
地
人
的
歡
樂
面
孔
，
也
不
期

然
受
到
那
種
熱
氣
氛
感
染
，
看
出
這
個
小
城
就
算
仍
然
存

在
不
少
問
題
，
不
管
什
麼
快
樂
指
數
，
至
少
生
活
得
比
其

他
城
市
有
生
氣
，
尤
其
是
入
夜
後
年
輕
人
的
活
躍
，
比
起

某
些
城
市
的
死
寂
，
便
知
道
治
安
不
至
於
壞
到
什
麼
田

地
。日

本
呢
？
老
居
那
邊
二
十
多
年
的
表
叔
，
過
去
每
年
最

開
心
的
日
子
是
看
櫻
花
，
近
年
日
本
經
濟
衰
退
，
治
安
轉

差
，
櫻
花
盛
開
的
季
節
，
在
他
眼
中
已
不
再
燦
爛
，
心
情

大
不
如
前
，
一
如
村
上
春
樹
︽
挪
威
的
森
林
︾
中
的
主
角

看
到
的
櫻
花
，
都
像
皮
膚
迸
裂
出
來
的
爛
肉
了
。

治
安
之
外
，
地
震
海
嘯
之
類
天
災
人
禍
新
聞
，
無
日
不

發
生
在
不
同
國
家
和
城
市
，
親
人
旅
居
外
地
，
怎
不
牽
腸

掛
肚
。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難得日日報平安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端
午
節
剛
過
去
，
大
家
可
有
吃
粽
應
節
？
今
年
的
端

午
節
，
粽
子
卻
給
我
帶
來
一
點
麻
煩
。
一
般
人
吃
粽
，

最
擔
心
的
莫
過
於
會
吃
胖
，
又
或
者
膽
固
醇
會
因
此
超

標
，
但
我
卻
擔
心
會
惹
來
受
賄
的
嫌
疑
。

事
情
是
這
樣
的
，
端
午
節
前
夕
，
有
相
熟
的
藝
員
同

事
給
劇
組
送
來
幾
隻
粽
，
本
來
編
審
、
編
劇
、
導
演
、
副
導

演
合
共
起
來
十
多
人
，
才
瓜
分
五
大
隻
粽
，
價
值
又
不
超
過

五
百
元
，
照
理
完
全
合
乎
﹁
防
貪
條
例
﹂
的
規
定
。
最
重
要

是
我
好
清
楚
該
藝
員
絕
非
意
欲
賄
賂
劇
組
，
對
方
只
是
個
老

派
人
，
想
在
大
時
大
節
，
讓
大
家
高
興
一
下
而
已
，
只
是
公

司
有
規
定
，
我
們
不
能
收
受
藝
員
的
任
何
禮
物
。

公
司
經
常
強
調
，
電
視
台
乃
公
營
機
構
，
所
以
對
我
們
的

要
求
更
加
嚴
謹
，
即
使
跟
相
熟
的
演
員
一
起
吃
飯
，
也
建
議

我
們
採
A
A
制
，
自
己
付
上
自
己
吃
的
那
一
份
錢
。
公
司
不

想
我
們
因
為
受
了
別
人
的
好
處
，
因
而
起
用
他
們
擔
演
劇
集

裡
面
的
某
些
角
色
。
如
果
對
方
堅
持
一
定
要
送
禮
，
我
們
必

須
要
填
表
申
報
，
就
算
是
老
闆
經
常
收
到
的
果
籃
，
也
需
要

申
報
，
並
要
其
他
同
事
簽
名
。
同
事
知
道
收
這
幾
隻
粽
，
原

來
要
搞
這
麼
多
手
續
，
個
個
都
耍
手
擰
頭
，
無
人
肯
接
收
，

而
我
又
是
個
天
生
怕
麻
煩
的
人
，
為
了
幾
隻
粽
要
我
又
填
表

又
申
報
，
真
的
煩
死
人
，
於
是
最
後
跟
藝
員
同
事
商
議
下
，
決
定
付
錢

給
對
方
，
當
我
替
對
方
買
下
這
幾
隻
粽
，
事
件
才
告
一
段
落
。

在
舊
世
界
中
，
有
幾
多
人
收
過
多
少
禮
物
，
我
不
得
而
知
。
我
只
記

得
，
每
年
一
到
中
秋
，
就
會
見
到
載
滿
生
果
籃
、
月
餅
的
手
推
車
推
進

辦
公
室
，
禮
品
都
是
藝
員
送
來
的
，
不
過
通
常
都
沒
有
編
劇
的
份
兒
，

我
有
幸
嘗
過
名
牌
嘉
麟
樓
的
奶
黃
月
餅
，
都
是
全
靠
高
層
同
事
的
慷

慨
，
把
收
到
的
禮
物
跟
我
們
分
甘
同
味
。

不
過
，
聽
聞
高
層
所
收
到
的
禮
物
真
的
包
羅
萬
有
。
以
前
未
流
行
智

能
手
機
，
有
高
層
的
手
機
多
到
可
以
每
天
換
不
同
的
款
式
來
襯
衫
。
若

干
年
前
，
我
亦
曾
經
在
舊
公
司
的
雜
物
房
中
，
見
到
一
個
大
如
多
士
爐

的
白
水
晶
簇
，
聞
說
也
是
某
藝
員
送
給
高
層
的
，
只
是
後
來
高
層
覺
得

水
晶
簇
放
在
辦
公
室
後
，
諸
事
不
順
，
於
是
將
之
棄
於
雜
物
房
內
。
當

年
流
行
水
晶
，
這
種
體
積
的
水
晶
簇
動
輒
要
五
位
數
字
以
上
。

電
視
台
是
公
營
機
構
，
受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限
制
，
大
家
都
想
不
通
怎

麼
可
以
這
樣
公
然
送
禮
給
高
層
，
但
事
實
上
，
這
到
底
是
送
禮
、
是
代

為
購
買
，
還
是
借
用
？
總
有
一
種
說
法
可
以
逃
得
過
法
網
。
而
且
也
從

來
沒
有
人
夠
膽
舉
報
，
除
非
你
打
算
從
此
在
這
行
絕
跡
吧
！
高
層
收
了

人
家
禮
物
會
否
得
到
甚
麼
好
處
？
會
否
因
此
安
排
他
們
出
任
某
些
重
要

角
色
？
我
不
敢
肯
定
，
反
正
我
無
權
決
定
演
員
的
，
所
以
也
從
沒
機
會

收
過
禮
物
。

在
新
世
界
裡
，
編
審
有
份
決
定
由
哪
一
位
演
員
擔
當
甚
麼
角
色
，
不

過
我
卻
絕
不
會
因
為
任
何
禮
物
而
影
響
我
的
決
定
。
須
知
道
構
思
一
個

新
題
材
是
如
何
艱
巨
，
之
後
再
要
經
歷
不
知
多
少
個
日
出
日
落
，
捱
更

抵
夜
，
才
編
寫
出
一
個
分
場
和
劇
本
，
對
白
還
要
不
停
的
雕
琢
和
磨

練
，
要
我
隨
便
找
個
演
員
來
演
繹
，
我
一
定
跟
你
死
過
，
一
隻
粽
、
一

盒
月
餅
實
在
不
足
以
賄
賂
我
。
不
過
，
瓜
田
李
下
，
謝
絕
一
切
禮
物
，

確
是
最
能
保
證
幕
後
不
受
誘
惑
、
台
前
又
有
公
平
競
爭
，
而
觀
眾
又
可

以
欣
賞
到
最
稱
職
的
演
員
的
演
出
。

「粽」之賄賂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據
說
在
東
京
處
於
市
中
心
附
近
的
羽
田

機
場
，
今
年
為
求
接
駁
方
便
，
宣
布
重
開

出
入
境
服
務
，
台
日
航
線
航
班
、
部
分
港

日
航
線
航
班
都
用
回
羽
田
機
場
起
降
，
多

年
前
港
機
赴
東
京
抵
㝸
，
機
場
口
立
即
接

駁
上
市
區
地
鐵
，
港
客
赴
新
宿
、
銀
座
等
近

在
咫
尺
，
廿
分
鐘O

K

，
旅
客
省
錢
又
省
時

間
，
可
謂
造
福
港
日
常
客
。

同
樣
現
象
，
現
在
又
化
繁
為
簡
，
省
時
省

錢
，
入
市
區
的
航
次
又
回
復
到
廿
年
前
之
上

海
，
廿
年
前
港
客
飛
上
海
全
部
在
虹
橋
機
場

起
落
，
又
是
廿
分
鐘
往
返
市
區
，
方
便
快

捷
，
但
廿
年
前
上
海
機
場
越
開
越
大
又
越

遠
，
開
到
浦
東
方
向
去
，
旅
客
往
返
用
多
一

倍
車
費
和
時
間
，
而
因
為
內
地
大
小
城
市
以

上
海
為
華
東
旅
運
點
為
中
心
，
動
不
動
把
起

落
點
移
去
山
高
水
遠
的
浦
東
，
增
加
甚
多
不

便
，
有
人
甚
至
先
飛
無
錫
或
南
京
再
轉
車
去

上
海
，
就
是
為
了
要
避
上
海
市
區
入
浦
東
這

一
程
，
令
不
少
國
內
外
遊
客
買
內
地
轉
駁
的

航
線
先
飛
舊
址
虹
橋
，
然
後
再
轉
車
入
市

區
，
寧
可
不
便
也
不
願
受
這
交
通
隔
遠
之

氣
。如

此
一
來
，
內
地
大
小
城
市
之
人
飛
上

海
，
不
少
人
先
飛
蘇
州
、
無
錫
、
南
京
，
令

偌
大
一
個
現
代
化
浦
東
機
場
，
常
顯
得
冷
清

清
，
因
此
虹
橋
機
場
重
開
，
對
港
客
和
部
分

由
港
轉
機
赴
上
海
之
台
灣
客
實
屬
喜
訊
。
同

樣
現
象
，
上
海
浦
東
、
東
京
成
田
機
場
同
一

命
運
，
台
北
的
桃
園
機
場
也
有
同
一
趨
勢
，

差
在
香
港
這
赤
㣂
角
機
場
離
市
區
太
遠
，
很

不
容
易
用
交
通
駁
近
，
世
界
各
地
旅
客
怨
無

可
怨
。

近
日
九
龍
城
啟
德
大
廈
重
開
作
客
運
碼

頭
，
更
倍
加
令
港
台
日
旅
客
懷
念
昔
日
啟
德

機
場
的
便
利
。

怨無可怨
阿　杜

杜亦
有道

四
月
底
的
台
灣
遊
，
由
南
部
東
港
出
發
，
飽
啖
黑
鮪
魚
，
再

沿
東
海
岸
觀
光
線
北
上
，
經
遊
台
東
、
花
蓮
，
以
台
北
作
結
。

最
初
規
劃
行
程
時
，
只
有
我
一
人
以
台
北
為
終
點
站
，
其
後
竟

然
有
人
說
要
到
台
北
睇
樓
，
桃
園
與
淡
水
兩
邊
走
。
對
睇
樓
沒

有
興
趣
，
決
定
離
團
獨
個
兒
來
個
台
北
文
化
遊—

—

華
山
文
創

園
區
與
紀
州
庵
。

現
在
台
灣
很
多
地
方
都
有
由
舊
建
築
改
建
的
文
藝
區
，
在
台
北
最

有
名
的
就
是
華
山1914

文
創
園
區
。
搭
乘
捷
運
從
忠
孝
新
生
站
出
來

後
往
前
走
沒
多
久
，
就
可
以
看
到
華
山
文
創
園
區
，
它
就
在
有
名
的

光
華
商
場
及
新
生
高
架
橋
旁
，
是
個
開
放
休
閒
的
空
間
。

華
山
一
九
一
四
文
創
園
區
前
身
是
酒
廠
，
台
中
也
有
個
酒
廠
改
建

成
藝
術
展
覽
區
，
但
這
裡
除
了
藝
術
展
覽
區
外
，
還
有
餐
廳
跟
咖
啡

店
、
茶
館
的
結
合
，
更
能
吸
引
人
潮
。

﹁
華
山
﹂
之
名
，
源
於
日
本
治
台
的
首
任
台
灣
總
督
﹁
樺
山
資
紀
﹂

的
名
字
，
當
時
的
樺
山
町
是
日
治
時
期
台
北
市
都
市
計
劃
所
規
劃
開

發
的
地
區
，
至
國
民
政
府
時
期
再
將
﹁
樺
山
﹂
去
木
邊
成
為
﹁
華

山
﹂，
並
沿
用
至
今
。

目
前
園
區
內
的
建
築
物
是
創
建
於
一
九
一
四
年
的
日
本
﹁
芳
釀

社
﹂，
以
生
產
清
酒
為
主
，
是
當
年
台
灣
最
大
的
製
酒
工
廠
之
一
，
後

為
台
灣
省
菸
酒
公
賣
局
台
北
酒
廠
，
簡
稱
台
灣
酒
廠
，
生
產
以
樹
薯
為
原
料
的

﹁
太
白
酒
﹂
與
水
果
酒
，
直
至
一
九
八
七
年
四
月
一
日
，
台
北
酒
廠
他
遷
，
華
山

結
束
酒
廠
的
歷
史
。

華
山
一
九
一
四
文
創
園
區
見
證
了
台
灣
酒
類
專
賣
的
歷
史
，
現
存
的
建
築
獨

具
特
色
。
經
過
一
連
串
古
蹟
的
復
修
與
多
方
面
的
嘗
試
和
經
營
，
歷
經
波
折
，

二
○
○
五
年
轉
型
成
為
目
前

所
見
融
合
公
園
、
創
意
設
計

工
坊
及
創
意
作
品
展
示
中
心

的
創
意
文
化
園
區
。

近
年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蓬
勃

發
展
，
像
華
山1914

文
創
園

區
這
些
地
方
，
不
管
展
覽
是

要
收
入
場
費
，
還
是
免
費
，

都
吸
引
很
多
人
前
往
參
觀
，

碰
上
假
日
，
更
是
人
頭
湧

湧
、
人
潮
不
絕
。

難
怪
有
人
說
：
有
這
樣
一

個
地
方
，
可
以
沉
澱
，
可
以

發
想
，
可
以
漫
步
，
享
受
台

北
。
香
港
何
時
也
可
以
有
這

樣
一
個
地
方
？

漫步文創園區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內
人
個
性
開
朗
，
很
會
主

動
認
識
新
朋
友
。
不
但
鄰
居

和
管
理
員
跟
她
混
得
很
熟
，

連
住
在
對
面
街
大
廈
內
的
一

對
老
夫
婦
也
成
了
熟
朋
友
，

常
常
一
起
喝
下
午
茶
，
我
也
偶
而

會
加
入
聊
聊
天
。

月
前
她
認
識
了
一
個
內
地
來
的

女
子
，
帶
㠥
一
對
小
兒
女
，
非
常

可
愛
，
逗
孩
子
玩
是
她
的
樂
趣
。

那
女
子
本
來
住
在
我
們
大
廈
的
高

層
，
後
來
搬
走
了
，
但
會
帶
㠥
小

兒
子
來
管
理
處
聊
天
，
因
為
離
接

她
女
兒
放
學
的
地
方
靠
近
也
。

但
她
忽
然
有
半
個
多
月
未
曾
出

現
，
正
在
奇
怪
的
時
候
，
又
見
到

她
了
，
但
臉
上
的
笑
容
不
見
了
，

面
容
憔
悴
得
很
，
而
且
是
一
個

人
，
看
不
到
那
對
可
愛
的
小
兒

女
。
內
人
自
然
問
她
發
生
什
麼

事
。
原
來
她
帶
㠥
兒
女
來
港
，
是

投
靠
和
她
生
了
小
孩
的
男
人
的
，

但
那
男
人
卻
是
早
有
家
室
的
人
，
她
來
港
後

才
得
知
，
因
為
那
男
人
的
妻
子
到
她
的
住
處

大
鬧
，
她
才
搬
出
去
，
從
此
常
常
和
男
人
吵

吵
鬧
鬧
。

她
﹁
失
蹤
﹂
多
日
的
原
因
，
是
被
人
告
發

吸
毒
，
關
到
派
出
所
多
天
。
她
剛
來
香
港
，

什
麼
是
毒
品
也
不
知
道
，
想
來
是
被
陷
害

了
。
孩
子
也
被
那
個
男
人
帶
走
了
，
那
個
家

也
被
換
了
鎖
回
不
去
了
。

內
人
便
叫
她
向
家
暴
中
心
求
救
，
還
教
他

叫
鎖
匠
回
家
開
鎖
，
把
重
要
文
件
都
取
回
，

到
朋
友
家
中
暫
住
。
還
教
她
如
果
未
和
那
個

男
人
辦
過
結
婚
手
續
，
兒
女
可
以
領
回
。
在

家
暴
中
心
的
協
助
下
，
我
們
又
看
到
那
對
可

愛
的
小
兒
女
。
但
只
有
兩
歲
大
的
男
孩
，
臉

上
也
沒
有
了
先
前
的
笑
容
，
變
得
比
以
前
木

訥
了
，
只
能
安
慰
她
給
點
時
間
讓
小
孩
恢
復

正
常
。

這
個
女
子
的
故
事
，
讓
我
感
覺
到
，
社
署

和
家
暴
中
心
這
些
助
人
的
單
位
，
應
該
多
多

宣
傳
，
好
讓
被
欺
負
的
內
地
女
子
，
能
夠
有

人
協
助
，
不
至
於
受
到
暴
力
的
威
脅
。

一個女子的故事
興　國

隨想
國

雖
然
米
歇
爾
後
來
﹁
補
鍋
﹂
式
地
寫

了
封
﹁
親
筆
信
﹂
給
國
家
主
席
夫
人
彭

麗
媛
，
祝
願
她
訪
美
愉
快
，
並
表
示

﹁
期
待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攜
女
兒
們
訪

華
﹂，
但
無
助
於
挽
回
她
失
禮
的
﹁
面

子
﹂。作

為
新
崛
起
的
亞
洲
大
國
，
習
近
平
首
次

以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身
份
偕
妻
訪
美
，
跟
奧
巴

馬
建
立
﹁
私
人
關
係
﹂，
主
人
家
的
夫
人
卻
以

﹁
照
顧
女
兒
﹂
為
由
避
見
，
無
論
如
何
，
都
是

說
不
通
的
。
何
況
，
元
首
偕
妻
會
見
客
人
，

不
但
顯
示
尊
重
夫
人
，
也
是
西
方
政
壇
外
交

文
化
。

米
歇
爾
是
一
位
很
有
算
計
的
第
一
夫
人
，

也
是
一
位
很
擅
於
包
裝
的
女
人—

—

雖
然
在

一
般
公
眾
眼
中
的
她
是
﹁
親
切
、
謙
遜
﹂。
不

少
網
民
說
，
她
是
怕
被
比
下
去
。
此
話
非
情

緒
之
語
。

以
米
歇
爾
的
聰
明
頭
腦
和
好
勝
本
性
，
她

應
該
自
知
，
相
對
於
﹁
新
鮮
出
爐
﹂
的
中
國

第
一
夫
人
，
已
被
國
際
媒
體
﹁
消
費
﹂
了
五

年
的
自
己
沒
有
多
少
﹁
新
聞
價
值
﹂，
而
這
位

國
際
對
手
從
外
形
到
內
在
都
實
力
不
弱
，
何

況
，
這
對
手
月
前
隨
夫
首
訪
俄
非
四
國
，
首

次
亮
相
就
搶
盡
風
頭
，
人
氣
正
旺
呢
。

從
人
性
的
角
度
去
解
讀
，
米
歇
爾
的
心
理

也
正
常
。
只
是
，
這
次
會
面
並
不
是
私
人
性

質
，
國
際
媒
體
在
報
道
﹁
會
晤
正
經
事
﹂
外
，
第
一
夫

人
的
﹁
花
邊
新
聞
﹂
往
往
也
是
另
一
亮
點
，
因
為
她
們

的
舉
止
代
表
了
國
家
的
形
象
。

這
也
是
美
國
刻
意
營
造
的
效
果
。
早
在
奧
巴
馬
當
選

初
期
，
米
歇
爾
就
﹁
非
常
合
作
﹂
地
接
受
美
國
媒
體
的

一
系
列
包
裝
和
吹
捧
，
從
﹁
美
國
超
模
﹂︵︽
時
代
︾
形

容
詞
︶
到
﹁
美
國
面
孔
﹂︵︽
名
利
場
︾
封
號
︶，
還
有
那

一
大
堆
﹁
最
佳
衣
㠥
﹂、
﹁
年
度
女
性
﹂
等
等
。
只
是
，

這
位
﹁
面
孔
﹂
卻
﹁
無
面
﹂
見
人
，
豈
止
令
引
頸
以
待

的
國
際
媒
體
掃
興
，
也
不
把
中
國
人
的
感
情
放
在
心

中
。
不
過
，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看
，
米
歇
爾
的
﹁
缺
席
﹂

也
帶
出
另
一
個
信
息
：
她
的
家
事
比
他
的
國
事
重
要
，

或
者
說
，
她
以
﹁
主
婦
小
動
作
﹂
傳
遞
了
﹁
國
家
大
信

息
﹂
？
不
必
有
太
多
的
猜
測
，
也
不
必
太
過
介
懷
，
等

到
了
秋
天
，
中
國
對
手
大
可
以
平
常
心
﹁
以
禮
相
待
﹂。

不
為
甚
麼
，
米
歇
爾
要
做
個
﹁
真
實
的
女
人
﹂，
彭
麗

媛
也
要
做
個
﹁
真
情
的
女
人
﹂，
無
論
是
為
了
自
己
的
心

情
，
還
是
中
國
的
國
情
和
國
民
的
感
情
。

米歇爾「缺席」的信息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
《宰相劉羅鍋》的插曲讓我驀然想起老秤。
老秤退出歷史舞台，已然半個多世紀。秤在我

國出現的年頭不算短了。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統
一了度量衡，隨後，隨㠥生產的發展、貿易的增
加和社會的文明進步，人們對衡器的要求越來越
高。東漢初年，我們的祖先利用槓桿原理製造了
木桿秤。到了唐宋時期，我國的衡器發展日臻成
熟。宋代則更進一步：主管皇家貢品庫藏的官員
劉承圭在前人木桿秤基礎上潛心研究，於1004-
1007年間研製發明了我國第一桿戥秤，從而稱出
了比「㛷」要小得多的錢、分、厘等單位。領跑
工業文明的歐洲，直至十八世紀才出現精密天
平，而我國的這種戥秤足足比他們早了700年呢！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行法制計量的文明古國，

無論從古代計量精度上看，還是從計量單位、管
理體制上看，都是舉世無雙的。然而，一個十分
有趣的現象是，秤在計量與衡量上的「各自為
政」。唐宋時期已將前代「七錢為一㛷，七分為一
錢」的非十進位制計量改成了十進位制，而在衡
量上老秤則始終一如既往地堅持以十六㛷為一
斤。這種拒絕一改初衷的「僵化」，使十六㛷為一
斤的「古板」規矩隨後又延續了一千多年。
按說，中華民族並不拒絕與時俱進，可為什麼

要在秤桿子上如此「裹筋」（本埠俚語「固執難纏」）
呢？這就不得不到老秤上去看一看了。
老秤的秤桿上有十六個刻度，每個刻度代表一

㛷，每一㛷都用一顆星來表示。這樣，秤桿上便
出現了十六顆星。這是最初的形態。這十六顆星
的取用並非隨心所欲，而是大有講究。其中，七

顆代表北斗七星，六顆代表南斗六星。在古人的
觀念中，北斗星和南斗星是恆定不變的，因此將
守常的恆星用在秤桿上作為標記不僅最是恰如其
分，而且表明我們的古人守誠守信。
除這十三顆星外還餘三顆，它們是古人從社會

生活中總結提煉出來的人文之心，即福、祿、壽
三星。這三顆星位於秤桿前部，分別表達㠥不同
的意思：交易中，如果少給一㛷，則會損害你的
「福」； 如果少給二㛷，則表示既會損害「福」，
還將影響到「祿」；如果少給三㛷，則不僅要損
害「福」與「祿」，還勢必會折「壽」。借用一句
時髦話說，這既是一種未雨綢繆的及時提醒，更
是一種「關口前移」的非常警示。它是我國古代
商業道德在文化觀念上的反映。不短斤少㛷講究
的是「信用」，福祿壽三星反映的更進一層，是
「信義」，而古老的箴言流傳至今所建立的則是
「信譽」。誰都清楚，信用、信義、信譽，在物慾
橫流的當下，已成稀缺之物了！
此外，桿秤上還有一顆十分重要的「星」，那就

是「定盤星」。
在桿秤提繩和福星之間有顆大星，當秤砣掛在

這一位置，秤盤又無任何東西時，提起提繩，則
兩邊重量相等，秤桿平衡。這顆大星就叫「定盤
星」。
「定盤星」是老秤不可缺少的關鍵部分，思想

觀念上被賦予了公平、公正、公開之意。而在社
會生活中，則又引申出另一種意義，即「主見」
（當然是正確的）。人們常稱一個人有沒有主見謂
之曰有沒有「定盤星」。一個人尚且如此，一個民
族，一個國家，安可例外？

與「星」緊密相連的是秤砣。民間素有「秤不
離砣，公不離婆」之說，表明秤砣的重要性。秤
砣也即後世的砝碼，古代被稱為「權」，民間呼之
為「公道老兒」，是左右稱重的關鍵之物。現今我
們所說的「用權」，即由此而來。而政權、權利、
有權、無權等等，則都是「權」的引申義。正因
為「權」可以左右稱重，所以人們在管理國家事
務時社會就推出了「權力」等強制、佔有、支配
性概念。
《漢書》說：「權者，銖、㛷、斤、鈞、石

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 大文豪蘇軾也
說：「人之所以為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
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
之於度量與權衡。」清人李光庭在《鄉言解頤》
中說：「市肆謂砝碼為招財童子，謂秤錘為公道
老兒。權衡取其平，平者乃公道之謂也。」於
是，今天廣泛使用的「權衡」這個詞就這樣引申
出來了。
人類出現私有制後，便有了權衡理念和雛形實

物。中國由於幅員遼闊，在長期的銀貨流通中，
因不同地域、不同習慣、不同場合、不同用途，
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權」。
從現有傳世和出土的各種「權」來看，我國最

早的「權」是戰國時期流傳較廣的秦權和楚權。
秦權為饅頭狀，頂鈕系球形，也伴有觚稜形；而
楚權則多作圜形，鑄有半圓形環鈕。
從材質上看，我國最早的「權」有鐵、銅、

瓷、石等，造型有圓形、方形、瓜形、稜形以及
動物形等，有較高的收藏價值，既是研究、考證
政治、經濟、文化、計量等歷史的珍貴實物，同
時它們還具有藝術鑒賞價值，可以佐證我國古代
度量衡的發展史。
說到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權」之所以被民

間稱作「公道老兒」，表明其守誠守信甚至比「星」
更為重要。如果說「星」是標準的話，「權」便
是掌控，公道與否，全在掌控之中。我們在舊小

說裡常常看到古代那些不法奸商置公道於不顧，
挖空心思在「權」上面做手腳，使顧客吃虧上
當。而現實生活中，這類現象更比比皆是，無論
桿秤、電子秤、計價器⋯⋯幾乎就沒有不可以做
手腳的，真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種
「魔」的存在，從廟堂到江湖，從官吏到草民，無
人不痛恨，無人不切齒，無人不喊打，然而，十
分可悲的是，這種魔與道的較量又無處不存在，
無時不發生！就像方今之世人們早已見怪不怪的
貪官作反腐報告樣，他們在台上是那樣地煞有介
事，是那樣地振振有詞，而在台下卻是那樣地恬
不知恥，我們的疑問是，如此地口是心非，究竟
是他們變得更聰明了呢，還是「公道老兒」已經
墮落了呢？
良知、誠信、公道，這些雖然美好卻並非高不

可攀的行為規範，人們在疑問，社會在呼喚，民
族在期待，歷史在恭候的時候，再看注入中國老
秤上的「星文化」，你不覺得多少有點耐人尋味
麼？

老秤上的「星文化」

■
秤
已
退
出
舞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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